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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班
結
束
了
，
搭
最
後
一
班
巴
士
回
家
。
車
上
只

有
兩
個
人
。
司
機
在
車
頭
正
襟
危
坐
，
我
歪
在
車
尾

的
座
椅
上
。
高
大
笨
重
的
雙
層
巴
士
，
行
進
在
依
山

傍
海
的
路
上
，
像
是
剛
從
蘭
桂
坊
開
出
來
，
搖
搖
晃

晃
。
呆
在
車
尾
，
我
的
頭
都
被
甩
得
發
暈
。
一
度
甚

至
疑
心
，
是
否
夜
裡
風
大
，
波
濤
洶
湧
的
海
浪
拍
打
路

基
，
震
顫
了
車
輪
。

車
裡
的
光
線
很
足
，
抽
出
背
包
裡
的
書
，
才
想
翻
上
幾

頁
，
扭
頭
一
瞥
，
卻
被
車
窗
玻
璃
上
的
人
影
嚇
了
一
跳
。

映
在
玻
璃
上
的
人
，
凌
亂
的
頭
髮
散
蕩
在
灰
白
的
額
頭

上
，
眼
袋
大
得
可
以
盛
下
一
盞
剛
沏
出
來
的
生
普
，
顏
色

更
像
，
青
褐
得
有
些
暗
沉
。
還
好
，
中
午
出
門
時
刮
的
鬍

鬚
，
並
沒
有
馬
上
要
冒
出
來
的
意
思
。
我
下
意
識
地
摸
了

摸
下
巴
，
鏡
子
裡
的
人
也
跟
着
咧
開
嘴
，
無
聲
地
笑
了

笑
。忽

然
想
到
了
陸
游
的
兩
句
詩
：
塞
外
長
城
空
自
許
，
鏡

中
衰
鬢
已
先
斑
。
如
此
頹
廢
落
寞
的
句
子
，
顯
然
不
符
合

我
的
心
境
。
我
是
很
容
易
找
到
樂
子
，
讓
自
己
笑
一
笑

的
。
早
起
沿
着
海
旁
道
晨
跑
，
大
海
無
邊
，
海
鷗
逐
浪
，

我
會
駐
足
笑
看
。
中
午
出
門
，
天
藍
雲
白
，
大
朵
大
朵
的

在
樓
宇
之
間
遊
蕩
，
我
會
笑
着
看
一
會
兒
。
吃
到
一
碗
皮

薄
餡
足
、
鹹
淡
適
宜
的
餃
子
，
一
整
個
午
餐
，
我
都
會
很

開
心
。

上
班
的
時
候
，
看
到
一
篇
好
文
章
，
我
會
笑
着
跟
朋
友

分
享
。
跟
同
事
聊
到
一
個
有
意
思
的
選
題
，
也
會
興
奮
好

一
陣
兒
。
可
能
正
因
為
如
此
，
常
被
朋
友
嫌
棄
笑
點
低
。

要
那
麼
高
的
笑
點
做
什
麼
，
得
樂
且
樂
就
好
。
果
真
到
了

白
茫
茫
一
片
真
乾
淨
的
時
候
，
再
回
頭
看
，
至
少
還
有
一

地
笑
聲
值
得
回
味
。

溫
瑞
安
在
寂
寞
高
手
裡
說
，
人
生
於
他
而
言
，
不
是
笑
便
是
嘆

息
。
以
前
跟
朋
友
分
離
，
我
把
這
句
話
贈
與
他
。
我
不
喜
嘆
息
，
失

望
的
時
候
才
嘆
息
，
悲
傷
的
時
候
才
嘆
息
，
無
可
奈
何
的
時
候
才
嘆

息
。
人
生
於
我
而
言
，
不
是
笑
便
是
找
樂
子
。
今
日
正
巧
是
冬
至
，

聖
誕
也
臨
近
。

天
寒
地
冷
的
，
吃
羊
肉
就
是
最
好
的
樂
子
。

羊
腿
上
的
肉
，
鮮
嫩
少
脂
，
我
最
是
喜
歡
。
切
一
塊
下
來
，
過
水

灼
一
下
，
待
花
椒
茴
香
薑
蒜
爆
香
之
後
，
下
鍋
一
起
翻
炒
幾
分
鐘
，

然
後
注
入
清
湯
，
用
慢
火
燜
上
個
把
小
時
，
再
把
切
成
條
的
大
白
菜

扔
進
去
，
只
需
撒
上
一
撮
鹽
，
一
把
蔥
花
，
就
可
以
香
氣
撩
人
地
上

桌
了
。
不
過
我
最
愛
的
，
還
是
孜
然
烤
羊
腿
，
就
是
做
起
來
有
些
麻

煩
。
上
好
的
烤
羊
腿
，
得
預
先
用
料
醃
製
。
羊
腿
碩
大
，
要
入
味
得

醃
一
整
天
。

烤
的
時
候
要
格
外
注
意
掌
握
火
候
。
火
猛
了
，
外
焦
內
生
；
火
太

斯
文
，
烤
出
來
的
肉
，
不
是
不
夠
酥
爽
，
就
是
口
感
柴
黏
。
最
偷
懶

的
做
法
，
便
是
調
製
好
配
料
，
用
高
壓
鍋
把
整
隻
羊
腿
煮
熟
後
，
瀝

乾
湯
汁
，
均
勻
地
劃
上
幾
刀
，
塗
上
孜
然
粉
和
辣
椒
粉
，
直
接
送
入

烤
箱
。
十
分
鐘
後
，
外
脆
裡
嫩
香
酥
異
常
的
孜
然
烤
羊
腿
，
就
出
爐

了
。羊

肉
當
前
，
開
一
瓶
酒
，
再
奢
侈
一
點
，
有
投
緣
的
酒
友
在
身

邊
。
淺
酌
低
飲
也
好
，
大
杯
乾
盡
也
好
，
真
真
是
應
了
那
兩
句
風
雅

的
話
：
一
樣
尋
常
窗
前
月
，
才
有
梅
花
便
不
同
。

很
多
年
前
，
曾
和
人
約
定
，
一
起
去
看
大
漠
孤
煙
直
，
去
看
長
河

落
日
圓
，
牧
馬
放
牛
喝
酒
吃
肉
。
世
事
多
變
，
約
定
的
人
，
早
已
老

死
不
相
往
來
。
後
來
我
獨
自
在
荒
漠
裡
行
走
，
風
吹
茅
草
，
沙
走
石

飛
，
看
到
有
大
雁
在
天
上
淒
鳴
。
我
才
相
信
，
有
些
路
注
定
是
要
一

個
人
走
，
有
些
苦
只
能
一
個
人
受
。

離
開
某
個
地
方
，
想
念
了
可
以
回
去
看
看
。
離
開
某
個
人
，
回
憶

多
少
次
，
那
個
人
都
不
再
與
你
有
關
。

塞上牛羊空許約

月
前
，
在
北
京
參
加
第
六
屆
作
家
代
表
大

會
期
間
，
十
一
月
一
日
上
午
九
時
半
，
中
國

台
聯
為
陳
映
真
在
北
京
八
寶
山
舉
辦
盛
大
的

公
祭
。

中
國
作
協
副
主
席
陳
建
功
、
王
安
憶
代
表

中
國
作
協
；
陳
若
曦
、
呂
正
惠
代
表
台
灣
作
家
，

前
往
致
祭
。
我
也
向
作
代
會
請
假
，
與
上
述
作
家

一
起
，
到
八
寶
山
向
陳
映
真
致
祭
。

到
了
八
寶
山
，
一
眼
瞥
見
大
廳
前
掛
着﹁
沉
痛

悼
念
陳
映
真
先
生﹂
巨
大
橫
額
，
兩
邊
楹
柱
懸
着

一
對
輓
聯
。

右
聯
為﹁
鐫
刻
人
間
春
秋
成
就
青
史
功
名
／
映

照
寶
島
河
山
執
如
橡
巨
筆
揮
灑
文
學
天
地﹂
。

左
聯
為﹁
激
揚
世
上
日
月
鑄
造
千
古
偉
業
／
真

愛
中
華
民
族
奉
爍
金
年
華
力
推
祖
國
統
一﹂
。

橫
匾
及
輓
聯
都
很
有
氣
勢
。

我
們
被
引
入V
IP

房
，
遇
到
不
少
來
自
海
內
外

的
文
化
界
知
名
人
士
，
如
來
自
香
港
的
、
前
浸
會

大
學
校
長
吳
清
輝
和
陳
映
真
在
台
灣
的
親
友
。

致
祭
隊
伍
頗
長
，
其
中
不
乏
年
輕
人
。

陳
映
真
遺
體
被
安
置
在
八
寶
山
殯
儀
大
廳
，
很
有
氣
派
。

據
同
去
的
陳
建
功
說
，
不
少
已
逝
的
中
央
領
導
人
也
在
這

裡
致
祭
。
大
廳
四
周
掛
滿
賓
客
致
送
的
花
圈
。

大
堂
正
面
懸
掛
着
陳
映
真
華
年
遺
像
，
俊
朗
英
偉
，
廳
前

放
置
一
副
華
棺
，
安
躺
着
陳
映
真
的
遺
體
，
供
親
友
瞻
仰
。

陳
映
真
別
名
叫﹁
大
頭﹂
，
因
他
的
頭
特
別
大
，
襯
着
他

魁
偉
身
形
，
益
發
放
射
着
男
性
堂
堂
陽
剛
氣
，
曾
迷
死
不
少

文
藝
少
女
。
躺
在
棺
木
中
的
陳
映
真
，
有
點
臃
腫
、
頭
顯
得

更
大
了
。

中
國
作
協
主
席
鐵
凝
之
前
對
我
說
，
陳
映
真
逝
世
前
，
她

特
地
往
探
望
，
因
併
發
症
，
陳
映
真
腹
部
積
水
腫
大
如
鼓
，

令
人
難
過
。
陳
映
真
一
生
熱
情
奔
放
，
擁
抱
理
想
，
恍
如
一

匹
永
不
歇
止
、
矯
健
的
奔
馬
，
不
失
一
道
閃
光
。

晚
年
為
頑
疾
所
纏
綿
，
終
於
得
以
安
息
了
。

我
在
他
遺
體
前
，
深
深
地
鞠
三
個
躬
，
然
後
與
久
違
了
的

陳
映
真
夫
人
陳
麗
娜
握
手
，
她
黯
然
神
傷
，
只
說
了
一
句
︰

﹁
你
也
來
了
！﹂
飲
泣
不
已
。

我
有
點
手
足
無
措
，
只
希
望
她
節
哀
順
變
。
踏
出
殯
儀
大

廳
，
驕
陽
匝
滿
一
地
，
頭
頂

上
竟
是
北
京
難
得
一
見
的
藍

天
。王

安
憶
深
有
感
觸
地
說
：

﹁
今
天
天
氣
特
別
好
！﹂

(﹁
我
與
陳
映
真﹂
之
二
︶

祭映真

又
是
流
感
針
的
接
種
季
節
，
每
年
也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接
種
，
但
政
府
的
攻
勢
依
舊
，
不
僅
私
人
診

所
，
還
有
學
校
、
老
人
院
、
慈
善
組
織
均
如
被
騙

般
，
一
直
幫
忙
推
廣
，
攻
勢
凌
厲
。

副
作
用
說
了
很
多
次
，
對
老
人
家
及
小
孩
尤

甚
；
賠
償
也
提
了
多
次
，
這
是
美
國
賠
疫
苗
後
遺
症
賠
得

最
多
的
一
支
針
；
流
感
針
也
是
少
數
還
含
有
水
銀
的
疫

苗
，
重
金
屬
真
的
說
不
過
去
，
嬰
兒
疫
苗
也
不
會
再
用
來

防
腐
，
只
有
流
感
疫
苗
依
舊
採
用
。

還
有
什
麼
新
數
據
看
看
呢
？
原
來
去
年
有
一
位
偵
查
報

道
記
者Jon

R
appoport

，
找
回
英
國
醫
學
報
告
及
美
國

疾
控
中
心
的
資
料
，
發
現
他
們
常
用
的
二
零
零
一
年
數

據(

流
感
令
六
萬
二
千
零
三
十
四
人
死
亡)

，
及
後
發
現
其

實
當
中
六
萬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七
人
是
因
為
肺
炎
，
只
有
二

百
五
十
七
個
個
案
是
流
感
，
而
其
後
把
這
二
百
多
個
個
案

的
樣
本
拿
到
實
驗
室
測
試
時
，
只
有
十
八
個
是
流
感
病

毒
。

Jon

提
到
這
種
嚇
唬
的
手
段
，
讓
人
誤
以
為
流
感
是
很

大
件
事
，
實
質
上
，
一
般
醫
生
在
鑒
別
是
否
流
感
時
，
原

來
常
常
出
錯
。18/257

的
比
率
是
非
常
低
，
即
使
流
感

疫
苗
有
效(

最
多
只
覆
蓋
四
種
型
號)

，
但
本
身
中
流
感
的

人
原
來
並
不
多
。
把
所
有
外
因
綜
合
起
來
，
以
流
感
疫
苗

去
防
流
感
，
成
功
機
會
是
十
分
低
的
。

錯
誤
的
資
訊
讓
人
害
怕
，
由
九
十
年
代
起
，
流
感
疫
苗

才
大
規
模
被
應
用
，
西
醫
不
斷
追
蹤
年
復
年
不
同
的
病

毒
，
將
其
分
類
，
但
分
得
越
仔
細
，
也
無
助
對
付
它
們
，
最
終
只
能

靠
人
類
自
己
身
體
預
打
一
場
仗
來
製
造
抗
體
︱
這
就
是
疫
苗
的
機

制
。
但Jon

正
正
要
告
訴
大
家
，
製
造
出
來
的
抗
體
，
其
實
與
我
們

染
的
病
，
原
來
不
大
關
聯
。

現
在
的
流
感
高
峰
，
也
是
天
氣
冷
熱
交
接
的
時
候
，
且
晚
間
變
得

愈
來
愈
長
，
本
應
是
步
入
多
休
息
的
季
節
。

想
防
流
感
，
休
息
最
重
要
，
好
好
保
暖
，
忌
凍
飲
、
多
浸
腳
、
多

喝
薑
茶
，
煲
黨
蔘
紅
棗
湯
，
食
物
多
加
薑
蔥
蒜
；
稍
有
不
舒
服
，
全

天
用
暖
貼
，
天
氣
好
時
多
曬
太
陽
，
流
感
便
不
易
來
。

第N次講流感針

平
衡
，
不
僅
是
一
個
物
理
學
上
的
名
詞
，

也
是
人
生
的
一
個
重
要
焦
點
。
人
生
失
去
平

衡
，
也
就
是
沒
有
了
生
活
目
的
。
甚
則
可
能

產
生
厭
世
觀
念
。
所
以
一
個
人
應
有
正
確
的

人
生
觀
，
年
輕
的
才
有
奮
鬥
目
標
，
有
嚴
重

慢
性
病
的
才
有
求
生
慾
望
。

老
夫
老
妻
，
相
濡
以
沫
，
一
旦
有
一
位
先
此
辭

世
，
另
一
位
頓
失
依
靠
，
哀
痛
何
如
。
年
前
老
妻

駕
鶴
西
歸
，
我
就
是
如
此
感
情
。
事
已
經
年
，
仍

然
未
能
化
解
。
雖
然
有
可
愛
的
孫
子
一
家
同
住
，

但
畢
竟
他
們
是
一
個
小
家
庭
，
有
他
們
一
家
的
生

活
。
小
孫
子
當
然
首
先
依
偎
的
是
他
的
父
母
，
玩

耍
的
是
他
喜
愛
的
平
板
電
腦
，
喜
歡
的
是
在
電
視

熒
幕
上
看
卡
通
片
。
對
這
位
雖
疼
愛
他
的
風
燭
殘

年
的
爺
爺
，
排
在
他
所
喜
愛
的
人
物
，
竟
然
在
家

中
的
印
尼
傭
人
之
後
。

當
然
，
爺
爺
不
會
和
他
玩
電
腦
遊
戲
，
不
會
喜

看
他
的
卡
通
中
的
人
物
，
沒
有
帶
同
他
上
學
和
安

排
他
吃
飯
、
洗
澡
等﹁
細
頭
雜
務﹂
。
在
他
的
眼
中
，
可
有

可
無
。
他
哪
裡
知
道
，
沒
有
爺
爺
，
哪
有
他
的
爸
爸
，
哪
有

他
這
個
頑
皮
的
小
子
？
小
孩
子
是
直
覺
的
，
他
不
會
對
血
緣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感
覺
。
應
該
說
，
他
就
是
一
個﹁
功
利
主
義

者﹂
。

爺
爺
愛
孫
子
，
重
在
血
緣
關
係
。
也
在
乎
在
他
身
上
，
找

尋
兒
子
的
童
年
，
更
在
乎
在
他
的
身
上
，
找
尋
失
去
的
年
輕

時
光
或
壯
年
時
的
歲
月
。
但
小
孫
子
並
不
在
乎
這
些
，
也
不

懂
這
些
。
也
許
要
到
他
老
年
的
時
候
，
才
會
回
憶
起
爺
爺
疼

愛
他
的
歲
月
，
那
會
在
許
多
年
許
多
年
以
後
。

西
方
人
士
家
庭
觀
念
沒
有
東
方
人
的
強
，
許
多
家
庭
早
讓

青
年
人
自
立
門
戶
，
很
少
所
謂﹁
五
代
同
堂﹂
。
因
為
他
們

早
已
脫
離
封
建
時
代
，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來
得
早
，
形
成
另
類

的
家
庭
觀
念
。

我
雖
然
老
早
接
受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教
育
，
而
且
學
的
是

理
工
科
的
化
學
工
程
。
但
是
不
知
怎
的
，
中
國
人
傳
統
觀
念

仍
是
牢
不
可
破
。
總
希
望
三
代
以
至
四
代
同
堂
，
總
是
重
視

子
孫
們
的
孝
悌
觀
念
和
尊
老
扶
幼
的
教
育
。
但
時
代
不
斷
變

化
，
人
的
思
想
也
不
斷
變
化
，
自
己
的﹁
食
古
不
化﹂
，
只

有﹁
自
討
苦
吃﹂
。

家庭觀念

又
到
年
尾
，
就
是
大
家
收
拾
心
情
、
總

結
一
年
的
時
候
。
每
一
年
的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左
右
，
都
會
有
當
年
的
十
大
新
聞
回

顧
：
世
界
十
大
新
聞
、
香
港
十
大
新

聞
…
…

此
前
常
有
朋
友
告
訴
我
，﹁
十
大
新
聞﹂
中

就
有
我
曾
在
運
程
書
預
測
的
事
件
。
最
令
大
家

印
象
深
刻
的
，
大
概
是
曾
經
命
中
的
北
韓
核

爆
、
金
融
海
嘯
、
四
川
地
震
等
大
事
。
所
以
我

每
年
都
會
留
心
：
今
年
的
十
大
新
聞
是
什
麼

呢
？
這
似
乎
成
了
我
的
一
張
期
末﹁
成
績

單﹂
。

若
閣
下
有
看
天
命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運
程
書
，

應
該
也
知
道
，
書
中
所
寫
的
英
國
脫
歐
等
事
件

已
經
在
現
實
中
發
生
。
然
而
，
令
天
命
很
難
過

的
，
是
有
一
些
不
愉
快
的
事
件
，
也
在
現
實
中

應
驗
。
雖
然
稱
其
為﹁
成
績
單﹂
，
其
實
我
早

已
不
再
對﹁
成
績﹂
耿
耿
於
懷
。

畢
竟
，
人
事
總
在
無
休
無
止
的
循
環
更
替

中
，
既
不
可
能
次
次
準
確
，
也
不
可
能
次
次
失

準
︵
當
然
前
提
是
這
位
玄
學
家
誠
心
誠
意
且
有

一
定
知
識
，
而
非
那
些
偷
摸
拐
騙
的
江
湖
術

士
！
︶
。
我
最
關
心
的
，
是
在
預
測
成
功
之

後
，
世
界
能
否
找
到
一
條
出
路
，
去
對
抗
這
個

每
況
愈
下
的
世
界
。
打
個
比
方
，
假
如
全
世
界
都
一
起
在

迷
宮
中
，
想
尋
求
真
正
的
出
路
。
玄
學
家
也
許
能
夠
提
前

告
訴
大
家
，
哪
個
方
向
的
正
確
率
較
高
，
哪
些
方
向
大
概

很
有
可
能
是
死
路
一
條
。

然
而
我
們
並
不
是
暴
君
，
不
會
用
強
硬
手
段
逼
迫
大
家

都
朝
着
正
確
方
向
走
。
前
行
與
否
、
前
路
何
方
，
歸
根
到

底
是
大
家
的
決
定
。
無
奈
的
是
，
人
類
在﹁
正
確﹂
與

﹁
誘
惑﹂
兩
條
路
之
間
，
似
乎
往
往
會
選
擇
後
者
。

二
零
一
七
年
即
將
來
臨
，
這
一
年
我
又
會
命
中
多
少

﹁
十
大
新
聞﹂
，
要
等
閣
下
在
運
程
書
和
來
年
的
報
紙
尋

找
答
案
。
我
相
信
十
大
新
聞
之
中
總
會
命
中
一
些
，
但
我

更
加
關
心
的
是
，
人
類
是
否
願
意
聽
這
位
玄
學
家
的
誠
心

一
勸
，
試
試
暫
時
放
棄
利
益
等
誘
惑
，
選
擇
走
真
正
的
出

路
？ 天命的期末成績單

迂，指說話、行事拘泥於陳舊準則，不能適應
新的時代要求。但若把實事求是的人和事說成
迂，則另當別論。
這樣的「迂」之帽子，理應倒扣給作假獲利而
沾沾自喜的叫囂之人。圍觀者聽聞類似強加言論
不必暴怒反駁，甚至可應付以附和之笑，只要心
中早作提防便可。造假耍滑本該怕光，沒被追究
僥倖逃過一劫不但不悔改，還倒打一耙挖苦、取
笑堅持正義和事實而受挫者。此類人等慣以獻
媚、偷懶、造假、應付了事為能，遇到出了岔
子，必將一切疏漏都推給共事之人。
生活中，總有少數人混跡左右，專扮這種角
色。有位朋友，在醫院保健科工作。一次飯局，
他滿腹怨言跟我訴苦。兒童保健工作每年都要報
年報，內容涉及母乳餵養、管理率、中重度貧
血、肥胖等一系列內容，大概二十幾項，且環環
相扣。不僅如此，還得把這二十項左右的內容精
確到近百個村。以二十項內容一百個村計算，完
成這樣一個年報得找出二千個數據。若每個數據
都如實核對完，用一般方法，一兩個人估計不低
於一星期。
朋友大學時學過計算機，對EXCEL這類軟件比
較熟悉，函數公式也能編寫運用，但畢竟不是專
業人員。他把各類數據集中到一起，經過加班加
點調取整合，用了三四天時間才把各項數據統計
出來。兒童保健和婦女保健的年報項目差不多，
婦女保健科那位主任只用了不到一小時就把數據
填寫完畢。當然，他們上報的是全鎮的總體數

據，沒細化到各村。
表格上報兩天後，婦女保健科主任來找朋友，
張口便半開玩笑說他「迂」，數據被縣裡反饋回
來，讓他緊急修改。修改就修改吧，一連幾個迂
字把朋友惹火了，差點吵起來。所有數據真實可
靠，卻不符合要求。朋友打開反饋表，頓時愣
住。同樣是鄉鎮衛生院，其他十幾家醫院的兒童
保健數據大體相當，與他填報的數據差距巨大。
上級的意見是明確的，讓他修改。再看婦女保健
科的數據，也得大量修改。
婦女保健科那主任大言不慚，聲稱自己的數據
是編的，沒用一個小時，改就改唄，至少不像他
那樣迂，一個報表弄了好幾天，最後也還是得按
要求改。朋友有理有據，本不願意對報表進行改
動，若改動，辛苦白費，真的就變假了。可若不
改動，上級部門那一關咋過？終究胳膊擰不過大
腿，乖乖修改了事。
這種「迂」，並非真迂，本該讚揚。在某些小
圈子裡，卻被視作真真正正的迂了。編造能過關
的數據，何必想方設法去求真求實呢？當實事求
是被視作「迂」時，堅持實事求是的結局必是四
處碰壁，甚至粉身碎骨。既然沒法以真實數據過
關，朋友只得無奈低頭，同時在臉上掛起了扭曲
得像麻花的苦笑。還是在那家衛生院，扶貧查體
結束，需要建立貧困人口查體檔案。兩千多戶四
千餘人的檔案，必須短時間內完成，這無疑是塊
紅得燙手的大山芋。
朋友在公共衛生科負責扶貧檔案同事的一再請

求下，前後用了大概一星期，加班加點忙活，有
時夜裡忙到凌晨兩三點，想方設法將二千多份檔
案的封面製作打印出來。還設計製作出一套電子
版檔案錄入界面，很多雜亂數據被調錄其中，僅
僅剩下五六項內容得查閱檔案後手動輸入。剩餘
的工作量，其實已經不足三分之一。
次月發放勞務費，除朋友外，其餘六七人每人
發放了五六百元，唯獨他一人發放了區區五十
元。朋友非常生氣，去諮詢所以然。負責扶貧查
體檔案錄入那同事告訴他，錄一份檔案一元。他
幫忙時間短，按五天計算，每天十元，而其他人
按十五天計算。然後再加上檔案份數，多的六七
百，少的五六百，沒錯吶。
礙於同事情面，朋友沒發火。負責扶貧查體檔
案錄入那同事說的，似乎也在理，朋友雖然完成
了所有工作量的大概三分之二還多，但確實沒完
成哪怕一份完整檔案。按他們的統計方法，其實
連一分錢都不該給。平時關係還不錯，這事令朋
友非常傷心、後悔。雖然沒繼續抱怨此事，也盡
量控制不表現出來，更沒再一次追問。不過，換
作任何人，這事都不可能當成沒發生過。聽朋友
說類似的忙他不會幫第二次了，一次已傷透。
在個別小團體裡，總有一些人以挖苦、嘲諷別
人為樂，似乎這樣能顯得高人一等；有的則總是
困難推給別人報酬先給自己，只要佔到便宜明知
有錯也不糾正；還有一群人，搖擺在各個立場中
間，亦正亦邪；可憐了那些一心撲在工作或正義
上，不懂拉攏不屑圓滑的人，往往做了很多得到
很少。我那朋友，精力就沒在拉攏、圓滑、討巧
上。他遭遇的兩件小事便是證明。這樣的人，在
一些勾心鬥角的小圈子裡很難混，吃不消。
幾天前的一個下午，回家打開電視機，網絡上
正在播電視劇《你好，喬安》。我關注的頻道主

要有體育、科教、電影幾個。不是實在無聊或實
在精彩，我一般不看電視劇。一集一集沒個完，
實在麻煩，時間也不允許。調台得按幾個按鈕，
先找到設置，再找到信號源，再將網絡頻道切換
成有線電視，需要兩三秒鐘。
調台時，恰好到《你好，喬安》的一個精彩小
片段。喬安要一個男員工道歉，那青年襯衣洇濕
了一片，一副理直氣壯的架勢，喋喋不休拒絕。
而這時樓上下來一女的，好像來頭蠻大。這一幕
吸引了我，決定暫不切換。幾分鐘，幾分鐘，再
幾分鐘，看着看着竟上癮了，一直看到深夜十二
點多。次日中午、下午，接着又看。
陸遠揚和喬安，感情一直磕磕絆絆。縱然有主

觀原因，頂不住算計也是重要一條。陸遠揚前女
友閆涵把喬安約去，將其灌醉，再電話通知喬安
前男友陳驍帶其回家，並藉機拍照給陸遠揚，致
其誤會，憋悶在心。人家畢竟是前男女友關係
嘛，偶爾死灰復燃摟摟抱抱，不是不可能的！而
當閆涵央求陸遠揚到他住處稍坐獲得允許又把其
氣走後，恰巧碰到喬安前來找陸遠揚。她便再施
陰招，將衣服鞋子脫掉仍在地上，把臥室的門反
鎖，故意誤導喬安。見到陸遠揚前女友的車大晚
上停在樓下，喬安本就生疑，又親眼目睹衣物凌
亂於地，自然也就信以為真。
若非隨着劇情的發展，一步步被導演真相大

白，聰慧幹練如喬安、陸遠揚這樣的商戰精英都
三番五次輕易栽倒在「小伎倆」下，談何現實中
的諸多平常人呢！
「迂」是個貶義詞，理應戴給真迂之人。
若戴給朋友、喬安、陸遠揚這類正直之人，戴
帽予人者才乃真迂。只有迂人，才不辨迂否；只
有迂人，因為心虛，才一心想把迂字甩給他人，
以混淆、掩蓋遍及全身之迂。

迂

百
家
廊

袁
星

梁
朝
偉
情
深
憂
鬱
的
眼
神
，
迷
倒
萬
千
粉
絲
，
但

現
實
生
活
中
，
他
猶
如
有﹁
人
群
恐
懼
症﹂
，
害
怕

接
觸
陌
生
人
，
他
會
想
盡
辦
法
避
開
人
群
。

跟
梁
朝
偉
媽
媽
認
識
多
年
，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會
與

她
聚
會
，
一
次
跟
她
在
半
島
酒
店
吃
年
飯
，
飯
後
剛

送
了
她
上
車
，
當
日
正
值
是
香
港
的
炎
夏
，
室
外
氣
溫
高

達
攝
氏
三
十
三
、
三
十
四
度
，
烈
日
當
空
，
站
在
街
上
三

分
鐘
便
會
大
汗
淋
漓
，
全
身
濕
透
；
此
時
有
個
黑
衣
人
吸

引
我
眼
睛
，
他
穿
長
袖
黑
色
連
帽
風
衣
，
還
把
帽
子
戴

上
，
雙
手
插
袋
，
下
搭
黑
色
長
褲
、
黑
球
鞋
，
正
好
跟
他

擦
身
而
過
，
本
來
一
直
低
着
頭
在
走
的
他
，
就
在
這0.001

秒
他
剛
好
抬
頭
，
原
來
他
還
戴
上
口
罩
，
整
個
瀟
灑
的
身

影
，
只
露
出
一
雙
眼
睛
，
這
雙
眼
睛
電
力
四
射
，
認
識
他

多
年
的
我
也
給
懾
定
了
，
是
梁
朝
偉
！

他
見
是
我
，
也
呆
了
一
下
子
，
馬
上
又
低
頭
疾
步
直
走

出
半
島
酒
店
的
側
門
，
快
速
橫
過
馬
路
走
進
地
鐵
入
口
，

看
着
他
的
背
影
，
不
禁
笑
了
起
來
，
這
就
是
梁
朝
偉
，
每

事
都
要
有
心
理
準
備
，
對
突
發
事
情
如
巧
遇
我
，
他
不
懂

即
時
反
應
的
。

隨
即
按
電
話
給
梁
媽
媽
：﹁
跟
媽
媽
吃
完
飯
就
遇
上
兒

子
，
兩
母
子
原
來
在
同
一
酒
店
，
卻
沒
碰
上
。﹂
梁
媽
媽

笑
說
：﹁
那
個
肯
定
是
偉
仔
︵
梁
朝
偉
︶
，
這
是
他
習

慣
，
喜
歡
乘
地
鐵
渡
海
，
常
說
要
跟
我
比
賽
，
我
乘
車
走

海
底
隧
道
從
香
港
島
來
九
龍
，
他
則
乘
地
鐵
從
港
島
過
九

龍
，
他
一
定
比
我
快
到
達
，
因
為
我
會
堵
車
，
他
不

會
。﹂梁

朝
偉
與
劉
嘉
玲
住
在
港
島
山
頂
的
獨
立
屋
，
他
卻
喜

歡
到
九
龍
半
島
酒
店
用
餐
，
每
次
他
會
開
車
泊
在
中
環
，

再
掩
藏
樣
貌
乘
搭
地
鐵
。
這
不
過
是
他
多
個
避
開
人
群
大

法
之
一
。

梁
朝
偉
努
力
賺
錢
要
住
獨
立
屋
，
原
因
之
一
是
怕
乘
升
降
機
突
然

壞
了
，
另
一
原
因
是
怕
乘
升
降
機
會
遇
到
不
同
的
陌
生
人
，
住
獨
立

屋
便
可
避
免
這
個
問
題
。

想
不
到
害
羞
也
可
變
成
一
種
動
力
吧
！

梁朝偉避人群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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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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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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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真的，不乏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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